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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1949年至今，最轰动中国的民间绝密档案！

　　近十年来天涯、猫扑、豆瓣最火的悬疑小说。
《异事录》又名《宜昌鬼事》网络点击超过10亿，近万家网站转载，作者蛇从革不到半年内刷新了所
有中国悬疑小说的记录。
他让许多不爱看悬疑小说的读者都爱上了悬疑小说！

　　无所事事的保安的发现、神农架深处的神秘机构、地下溶洞的奇特生物、遍地娃娃鱼的大鲵村，
殡仪馆的离奇遭遇⋯⋯三峡地区曾经发生无数奇闻异事，本书将为你奉上你从未感受过的恐怖大餐，
让你在酣畅淋漓中体会恐怖带给你的巅峰快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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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蛇从革：当下中国最火的悬疑作家，它的“粉丝”无处不及，他的读者无处不在，他在中国悬疑
界的地位相当于是中国童话界的郑渊洁。
老百姓喜欢，草根认！

Page 3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异事录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　墓地笳声
第二章　阿金的恐惧
第三章　借命
第四章　森森溶洞
第五章　走胎
第六章　失魂记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异事录>>

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章 墓地笳声　　一个无所事事的保安，为了凑一个貌似和自己无关的热闹，卷入到一场离奇
的家族灵异事件。
身处其中的保安无奈发现，自己竟然是这个诡异恐怖事件的主角，要做一件比噩梦更恐惧的事情。
　　心惊胆战的保安甚至发现，这场事件竟然有极为冷酷的隐情。
甚至，还能看到事件背后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操纵者&hellip;&hellip;　　那个保安，就是我。
　　这 是我们这边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，现在，故事的主角就坐在我的对面。
而我，仅是一个记录者。
为了叙述的方便，我将以第一人称的方式，记录下他所说的故事。
或者，这仅是民间故事而已，下面，故事开始了&hellip;&hellip;　　第一章墓地笳声　　1998年的冬天
，三峡坝区发生了一件异事，尽人皆知。
当时我正在坝区一个商场里当保安，最开始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听别人说起打笳乐，我没放在心上。
我以为是什么民间艺术表演，或者说是哪个打笳乐的班子，打得好，打出色了，专门演奏给别人听。
　　这个打笳乐的班子是一整套乐队，专门为死人在葬礼上演奏的，唢呐、钹、平鼓&hellip;&hellip;还
有一些我说不上名称的乐器。
例如上了央视的长阳撒叶儿荷，也是专门在葬礼上跳的。
说不定，政府有意想保护这民俗文化亦未可知。
　　当然这是我的妄想，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
　　那些人说的听打笳乐，并不是听哪个演奏班子表演，而是听坟墓里传出的笳乐声音。
　　这个事愈演愈烈，三峡坝区的居民，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去听那个
笳乐声音。
　　听说晚上跑麻木（三轮车）的都不在镇上做生意了，专门载人去听笳乐，生意红火得很。
有的人更是包中巴车去听，至于自己骑车开车去听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　　那些晚上去墓地听了笳乐声音的人回来了，就把这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别人听。
说得恐怖极了，旁人好奇，晚上也纷纷去听。
　　打笳乐声音是怎么回事呢？
我问了一个营业员，她刚好是当地人，她去听过，对我说：&ldquo;那个墓地一到半夜11点至2点不等
，就会传出打笳乐的声音，从&hellip;&hellip;坟墓&hellip;&hellip;地下&hellip;&hellip;冒出来
的&hellip;&hellip;声音&hellip;&hellip;哦&hellip;&hellip;&rdquo;这女孩子故意把声音拖得老长，想吓我。
　　我嗤一声，根本不屑一顾，我那时候胆子蛮大，根本没想到这件怪事会跟我扯上关系。
　　这事闹了半个月后，传得更邪乎了。
人都是好奇的，什么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，这打笳乐的事情又有新故事出来了。
那个营业员天天在商场里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跟新闻似的，每天播报。
　　听她说这打笳乐的声音可不是无缘无故传出来的。
现在大家已经知道，是一个新添的坟墓里传出来的，那个新坟是一个老太婆的墓穴。
　　这个笳乐声音已经闹腾了二十来天，那个老太婆下葬了刚好一个月。
从头七开始，她的坟墓就发出笳乐的声音。
　　至于为什么是这个老太婆的坟墓出怪事，那就说来话长，要从老太婆是怎么死的说起。
　　那个老太婆不是自然死亡，而是自杀。
是跟儿女吵架争执后，上的吊。
　　那个老婆婆家里条件应该是不错的，儿孙满堂，生活富足。
平时收拾一下自己的菜园子，也就没什么事做了，天天就等星期天去教堂。
　　老婆婆信教，信就罢了，还隔三差五给教会捐钱，她的儿女就有意见。
本来老婆婆一点私房钱，是可以留给子女当遗产的，这下可好，都送给教会了。
子女就对老婆婆信教有怨言。
　　为这事，老婆婆和子女吵了很多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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吵得厉害的时候，听说还和儿媳妇动了手。
　　老婆婆死前一天，和儿子女儿又大吵了一架，第二天就上了吊。
本来老婆婆身体蛮好，若不是因为这个事情，老婆婆估计还要活十几年。
　　老婆婆死了就死了吧，家人就安排后事。
下葬的时候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教徒在老婆婆的坟坑前大喊，数落老婆婆子女的不孝，最后还诅
咒：&ldquo;你们看着，你们等着，你们会受惩罚的&hellip;&hellip;&rdquo;　　老婆婆的子女气不打一
处来，就要上去把那人揍一顿。
在他们看来，母亲的死与信教有关系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那人一看形势不对一溜烟地从山上的小道跑了。
　　然后就出了坟墓传出打笳乐的诡异事情。
从头七开始，每天必传出笳乐声音。
　　我听了那营业员的叙述，终于受好奇心的驱使，也向领导请了个假，不上夜班专门和一个同事坐
麻木去听笳乐。
　　晚上10∶30，我和同事找了个麻木向墓地驶去。
　　从幺棚子乐天溪大桥的地方离开省道，往乐天溪上游走，乐天溪的景色在白天是很不错的，蜿蜒
的溪水从崇山中流出，到幺棚子汇入长江，入江口正在西陵峡的黄牛崖江对面。
山色风光，在白天看着就旖旎，可是到了晚上，人在小路上走着，看着陡峭的山势，却又觉得那心张
牙舞爪的。
顺着山路行走十几里，再斜插上一条土路，往深山里面钻。
又颠簸了十几分钟，就到了那个墓地。
墓地在一片阳坡上，阳坡靠着一面悬崖。
　　我们去的时候，墓地附近已经有了好几十人，都安静地站着，旁边停着一辆中巴和十几辆麻木，
还有一辆小车。
　　我本来有点心悸，一看这么多人也就安定下来，我们也和那些人站到一起。
来得早的人正在向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指指点点，那个地方就是传出笳乐声的坟墓。
　　在来之前，我就向很多迷信这怪事的人普及科普知识&mdash;&mdash;打笳乐的声音存在是有可能
的，但不见得跟鬼怪有关。
有可能是墓地地下的石头具有很强的磁性，当人下葬时，把打笳乐的声音给记录下来了，就跟录音机
一样。
然后在夜深人静时，把这声音当能量给释放出来。
　　就这么简单，电视上都讲了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事情。
　　但到了这里，身临其境看着旁人又期待又惊恐的表情，我也被感染，觉得科普那套反而靠不住。
人数虽然不少，但大声喧哗的几乎没有，最多就是几个人窃窃私语。
半夜三更的，这么多人保持安静站在野外坟地，本身就是件很怪异的事情。
我无聊地想着这些无关的事情。
　　我们和众人等了将近两个小时，一包烟都要抽完了，还是没有声音。
有人就说，今天看来是不会有声音了，有人就附和，说是困了懒得再等，想回家。
　　我一直提着的心也稍许放下，这么远跑来，扑个空，我竟然没有觉得遗憾，反而有点解脱的感觉
。
　　众人就陆陆续续散了，不到几分钟就走得只剩下二十人左右的样子。
要不是我们坐的那个麻木半天打不着火，我们肯定也走了。
　　正当麻木打着火的时候，我正待跨上摩托，有人轻轻惊呼：声音来了。
　　这下所有的人都不动了，静静地站着，聆听黑夜中隐约传来的声音。
在暗淡的星光下，看着旁人模糊的脸，单凭触觉体察空气就能感受到众人的恐惧。
人真是无法解释的动物，明明害怕，却还要来尝试这种惊惧的感受。
　　当众人都凝神静气的时候，我也侧着耳朵，努力捕捉那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笳乐声。
可我什么都没听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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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开始在想，是不是每个来的人，其实都没听到，却回去胡编乱造，造谣生事。
　　正这么想着，我就听到了一声唢呐的声音，很轻很轻，吹过来了一阵微风，那唢呐声就夹了一丝
在风中。
　　我一惊，连忙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果然，就是那个新坟墓的方向。
　　好像就是那么一刹那，整套打笳乐声音我都能听清楚了。
　　唢呐声一声声提高，接着就是钹的哐啷声，声音仍旧很小。
但钹声尖锐，一下就穿透耳膜，钻进心脏。
接着平鼓也敲起来，咚咚的每一下，人都听得真切。
　　果然是一套配合纯熟的笳乐班子打出来的交响。
　　我看着旁人，都是一动不动的，从身形姿势上能看出已经呆滞，都被笳乐的声音吓住。
我尽量让自己脱离恐惧，说服自己：&ldquo;这只是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。
&rdquo;背后还是一阵又一阵发寒，手心冰凉。
　　我勉强自己相信科学的念头马上就被打消，因为我的注意力转移了。
　　我看见了演奏笳乐的人。
　　我分明看见了那个老太婆的坟头，有一队打笳乐的艺人，敲钹的敲钹，打鼓的打鼓。
吹唢呐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瘦男人，嘴巴鼓着大包，正摇着头用力地吹，他是个蒜头鼻子，通红通红
。
敲钹的年轻点，脸上笑眯眯的，双手拿着钹，等着节奏到了，就合上钹，是个豁子。
打平鼓的面无表情，手上仿佛无意识地随着乐声不急不慢地敲鼓。
　　买鸭子送了头鹅。
今天我们这些人来，可真的不枉此行。
不仅听到笳乐声，而且看到打笳乐的影像。
我隐隐有点兴奋，忘了害怕，对跟我一起来的同事说：&ldquo;你看见打笳乐后面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
没有？
装束好奇怪。
&rdquo;　　我的同事正在仔细地听笳乐声音，不耐烦地回答我：&ldquo;你瞎说什么呢！
&rdquo;　　我懒得再问，也不去关注几个打笳乐的人，我被坐在打笳乐班子后面的那个人给吸引了。
那个人是个肥胖老头，肚子跟弥勒佛的一样大，脸上肉很多，但看起来并不滑稽可笑，板得死死的。
身上穿了件那种老式的军装，这种衣服，我小时候还曾经看见有人穿过，并不是军人穿的正式军装，
而是普通人照着军装的样式缝剪出的衣服。
很多地处偏僻的人都还是这样的穿着。
但我至少有十几年没看见了。
　　我在注意他，他也注意我，也朝着我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　　&ldquo;比开幺贵&hellip;&hellip;出
山代普&hellip;&hellip;活跳跳无失&hellip;&hellip;乍浦桃&hellip;&hellip;因某比米米索寞&hellip;&hellip;尽
归看目连&hellip;&hellip;四散枝骨死绵&hellip;&hellip;行短路&hellip;&hellip;如抖抖
来&hellip;&hellip;&rdquo;　　那个胖子念的词我一句都听不懂，我现在能写出来的就是我当时勉强记
下的一些发音。
那胖子念了好长时间，我能记住的就这么多。
其余的一些，也许我随即忘了，但更多的是我根本就听不清楚他的发音。
　　不过我能够确定，那胖子念叨的肯定不是外语。
因为他念的每一个字都是单音节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我能确定这是我们汉语特有的发音。
而且从我对母语本身的感受上来讲，我能从那胖子说话的节奏上，确定他念的的确是汉语，只是我听
不懂。
最主要的是，这些跟咒语一般的语言，我好像听到过。
　　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曾经听到过呢？
我拼命回忆。
但有时候记忆也很奇怪，明明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想到了，可就是差那么一点，就如同隔了一张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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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离一样。
那记忆已经能够模模糊糊看见了，但就是无法想起。
　　那胖子坐在椅子上，好像觉得累了，就换了个姿势，扬起一只手，嘴里念得更快了。
他念得越多，我就越发觉得自己听过。
虽然听不懂，但越来越觉得熟悉。
　　我想听得更明白点，就往打笳乐和那个胖子的方向走了几步。
还没走多远，我的同事就把我给抓住了：&ldquo;疯子，你干吗？
&rdquo;　　&ldquo;我想听那胖子到底在说什么。
&rdquo;　　&ldquo;哪个胖子啊？
什么胖子啊？
&rdquo;　　&ldquo;你看不见吗！
&rdquo;我被同事打扰，心里无来由的一股怒气生起，&ldquo;你妈的，看不到吗？
那个打笳乐队后面坐的那个胖子！
&rdquo;　　同事猛地把手松了：&ldquo;什么胖子？
什么打笳乐的？
我怎么看不到？
&rdquo;　　我火气莫名地大，非常不耐烦，大声对同事说道：&ldquo;你看不见吗？
打笳乐的几个人，不都在坟头上吗？
&rdquo;　　我说完，就继续向那胖子走去。
我看见那胖子和打笳乐的几个人都看着我，嘴角带着微笑。
连吹唢呐的都不例外，鼓囊囊的腮帮子看着也是笑的样子。
　　刹那间，我想起来了。
我想起我在哪里听过这胖子稀奇古怪的语言了。
　　魏瞎子曾经念过。
　　魏瞎子当年也是嘴角这么一丝微笑，被我牢牢地记住。
这个微笑表情如今正挂在打笳乐的艺人和那胖子的脸上，胖子的嘴里仍旧在念那古怪的语言。
　　我对同事说：&ldquo;那个胖子说的话很奇怪，我去听个清楚。
&rdquo;然后继续向胖子走去。
　　我这句话一讲出来，身边就有人尖叫起来，听声音害怕至极，接着就有人死死把我给拖住。
　　有人就在喊：&ldquo;这个人中邪啦。
他看到阴司啦。
&rdquo;　　难道他们看不到吗？
这么明显，他们竟然看不到？
　　我被控制了行动，眼看着想听明白胖子的语言听不到，心里愤恨，大声骂起来：&ldquo;你们搞什
么啊，给老子松开，我&times;你们姆妈&hellip;&hellip;幺收归，凶介介，如大细目，歹狗远
哉&hellip;&hellip;&rdquo;　　我也念出了那些古怪的语言，我自己都莫名其妙，痴痴地愣住，不知道
自己怎么会说出这听不懂的话来。
这下我和旁人都突然冷静下来，这太怪异，我自己也无法解释。
他们听到我说出这诡异的语言，都不做声，只是更加用力地把我架起。
　　我被几个大汉往大路上拖，和那坟墓越来越远。
可是不管多远，我都能看到那几个打笳乐的人，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打着笳乐，胖子还在看着我笑，
越笑越开心。
眼睛朝着我，眼光渐渐变成磷火。
我还要看仔细，却被人拖过了转角，上了大路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　　闹了这一出，没人还敢再待在坟地听热闹啦，都呼啦啦地往回走，二十几个人在一起气氛却更加
紧张。
原来恐惧这个情绪是会传染的，而且这么多人都一起害怕，恐惧感叠加在一起，远远甚于一个人的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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怕。
有的人哆哆嗦嗦连麻木都坐不上去，山涧的猫头鹰叫一声，都会引起某人的叫喊。
　　我被架上摩托，一群摩托车载着这二十多人，从来路骑回去。
我在麻木上被冷风吹了一会儿，脑袋慢慢冷静下来，不再像刚才那样，感觉有种莫名情绪支配自己的
思维了。
我开始回想适才的事情，诧异自己看见那胖子的时候，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呢，而且还不由自主地想
靠近他？
别人都看不见打笳乐的人和胖子，只有我看得见，为什么就挑中我呢？
如果当时别人吓破胆了，不敢拦着我走到坟墓去，我现在会是什么结果呢？
　　我想到这里，浑身发麻，身上跟筛糠似的战栗，强烈恐惧。
虽然是后怕，但也把我吓得瑟瑟发抖。
　　还好回去的路上没出什么怪事。
半夜不到两点的样子，我们又回到幺棚子。
幺棚子是乐天溪以前的镇政府所在地，人烟密集，晚上还有人在街上的夜市摊上吃烧烤和宵夜。
那些吃消夜的人看见我们回来，有的看见熟人就打招呼：&ldquo;今天看到什么稀奇没有啊？
&rdquo;　　没人回答他们，人群在幺棚子散开各自回家。
　　第二天开始，整个坝区又开始传打笳乐更新鲜的奇事：某某商场的保安去看热闹的时候，看见打
笳乐的阴司，还差点被阴司收过去&hellip;&hellip;　　没想到我也成了这怪事的一个谈资，心情异常郁
闷。
一些不知情的人，不知道那保安就是我，还在我面前诉说那晚的事情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比实际情况夸
张几倍，好像亲见一般，还一个劲儿地问我信不信。
我呸！
　　过了两三天，一个中年妇女来找我，是那晚我坐的麻木司机带她来的。
我不认识这个人，问她找我干吗。
　　那妇女说她是墓地传出笳乐的那个老婆婆的姑娘。
　　我一听就头大了。
妈的，就只是看了个热闹，谁知道遇上这么邪性的事情。
这两天向我打听怪事的人络绎不绝，我都烦透了。
我的一个同事还问我是不是阴阳眼，我没好气地回他：&ldquo;你娘的还阴阳人哩。
&rdquo;　　那个死去老婆婆的姑娘想请我到她家里去一下。
　　我说，去干吗，我又不认得你。
　　那个妇女就不停地邀请我去她家，一遍又一遍邀请。
　　我一遍又一遍回绝了。
　　那个妇女见我态度坚决，看样子就要哭了：&ldquo;小兄弟，你就当做做善事，救救命吧。
&rdquo;　　我说：&ldquo;我真的什么都不晓得，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帮你做什么事情？
&rdquo;　　那妇女说：&ldquo;你去我家，有人问你几句话就完了。
帮不帮得了，和你没关系，你的心意我们家一辈子都记得住的。
&rdquo;　　我还想拒绝，可是那妇女的样子已经很窘迫，仿佛我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，满眼都是乞求
。
　　我心软了，就同意去她家。
　　本来我撞了一次邪，不想再掺和这个事情，可事到如今，看这妇女说得这么可怜，就当是做好事
，去一趟算了，而且是大白天去，能出什么事情呢？
　　我跟着妇女坐麻木去她家的时候，如此想着。
　　如果我能预见以后的遭遇，我想我肯定不会跟着那妇女走的，打死我也不会去她家。
　　坐麻木往乐天溪望家坪路上走去，到了那妇女的家，也不是她自己的家，而是她的娘
家&mdash;&mdash;那个老婆婆生前的房子。
很平凡的一个农村青瓦房，修建在一个山湾半坡上，屋后是崖壁，屋两侧种着成片的竹子，屋前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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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整的稻场，稻场边缘是个陡坡，陡坡下就是连绵的梯田。
　　我跟着妇女走在梯田的田埂上，向那青瓦房走着。
远远就看见稻场上支几张桌子，还有一些人在屋前屋后忙碌着。
　　我一看有这么多人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
人多气旺，估计不会发生什么太邪的事情。
　　我走到稻场上，觉得口渴，就自己走到屋侧的泉水流淌处，用手掬两捧泉水喝了。
这时候屋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向我连连作揖，是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头。
我猜这就是那死去老太婆的老汉。
　　果然没猜错，那老汉的确是一家之主，他请我在稻场上坐下，礼貌地跟我打招呼，支使下辈给我
递烟，还要给我泡茶。
我说喝不惯开水，再说已经喝过了。
　　我等着老汉跟我说要我做些什么。
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到他们，我只是个被吓坏了的年轻人而已，自顾不暇。
我现在一个人都不敢去巡夜，上厕所都疑神疑鬼的，哪里能帮到别人呢？
　　那老汉把旁边看热闹的都支开，把凳子搬得离我近些，脸色突然换了神色，铁灰一样难看，他轻
轻地在我面前说：　　&ldquo;莫帮他们，让他们去死。
&rdquo;　　&ldquo;什么？
&rdquo;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刚点上的烟掉在地下，&ldquo;你儿（宜昌方言：您）刚才说什么？
&rdquo;　　那丧妻的老汉，莫名其妙地给我说这么一句，把我说得稀里糊涂的。
我有点晕。
那老婆婆的姑娘是求着我帮忙，可老婆婆的老汉却没来由地说一句，不要帮。
　　这些都罢了，可他们到底要我来干什么啊？
我能干个什么啊？
我除了看他们死去老妈的热闹，撞了次邪，什么都不会干啊。
这家人估计都是疯子，疯就疯了，缠上我干吗。
　　老汉说了这句，站起身走进屋里去了。
　　这时候，这家人的子女都从屋里走出来，跟我打个照面。
跟我陆陆续续地打个招呼，我这下看清楚了，原来这家有三个子女&mdash;&mdash;两个姑娘，一个儿
子，都是中年人。
儿媳妇也在，可是没看到女婿。
　　那个喊我来的妇女是大姑娘，现在还是满脸愁容。
小姑娘也有三十好几了，很有礼貌，忙不迭地说打扰我了，要我别见怪。
儿子没什么话，却死死盯着我，一看对我就有很深的敌意。
我心里发憷：看来他蛮恨我，也是的，我深更半夜吃多了无事干，去打扰他母亲的坟墓，不恨我才怪
呢。
　　儿媳妇就有点奇怪了，她说的话都是不着边际的，净是什么招待不周啊，什么要常来玩啊，小伙
子结了婚没有啊，来了要吃顿饭，酒要喝好，满脸谀色。
　　如果说儿子的冷漠给我带来的是一点担忧。
那儿媳妇的热情却让我感到强烈的惧意，我内心非常后悔傻乎乎地到这家来了。
　　我插个嘴，回忆一个小时候的经历，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对这家的儿媳妇如此惧怕：　　我小时
候，有一次跟着老爹老妈走人家，去了一个郊区的农户。
房子很大，大人们凑在一起打麻将。
我就和主人家的小孩一起玩耍，在屋里疯来疯去，不知怎么回事，那小孩拿出了一盒痱子粉，朝我眼
睛里撒，我躲开，却迷了点在眼睛里，很难受。
然后，我趁那小孩不注意，也抓了一把痱子粉往他眼睛里揉去，这下就惹了麻烦，那小孩没有防备，
被我揉了好多痱子粉进去。
他疼得受不了，就死命哭，把大人全都惊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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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人连忙带他去洗眼睛，我当时以为他的眼睛要瞎了，吓得六神无主，嘴里只是念叨：&ldquo;我不是
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&hellip;&hellip;&rdquo;　　还好，痱子粉没有什么刺激性，小孩洗了眼睛，就安
静了。
大人们见没什么事情，又回到桌子上去打牌。
那个小孩的父亲还怕我老爹打我，劝说我老爹&ldquo;没得事，没得事，小孩子疯，蛮正常的&rdquo;
。
　　我为这家人的通情达理，深深感动。
　　没人跟我玩了，我就一个人无聊地坐在这家人的柴火堆子后面，逗他们家的狗子。
　　这时候，我就听到那家人的女主人带着她的小孩，又给她的小孩洗眼睛，边洗边问：&ldquo;还疼
不疼啊。
&rdquo;　　那小孩就说：&ldquo;疼。
&rdquo;　　他们和我隔着个柴火堆子，其实很近，声音听得很清楚。
　　估计那小孩洗眼睛的时候，还是很不舒服，又开始哭起来。
　　这时候，我听到了那家女主人对我恶毒的诅咒：&ldquo;这个短命的&times;&times;&times;，把你害
成这样，没得良心的，小害人精，心怎么这么狠&hellip;&hellip;&rdquo;　　她边给小孩洗眼睛，边咒
骂我。
　　我不怪她，我当时非常内疚，所以被骂我觉得是应该的。
但听人在背后骂自己，心里总是不舒服，而且觉得怪怪的，甚至有点尴尬。
　　我就尽量躲着那个女主人，生怕被她看见我了，逮住我臭骂。
　　到了晚上，大人牌打够了，我们吃了饭，我老爹老妈就领着我回家。
那家人就给我们送行，一直送到公路上。
这时候，我经历人生第一次最伪善的事情。
　　那个几小时前还恶毒诅咒我的女主人，此刻，仿佛已经完全忘却了我对她小孩的伤害，满脸堆积
着笑容，和蔼极了，亲热地抓着我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摸我的脸道：&ldquo;今天没玩好
吧&hellip;&hellip;不要紧。
下个星期天再来玩，大妈再给你做嘎嘎吃。
小家伙看着就好乖哦。
&rdquo;　　知道我那时候的感受吗？
就一个字：怕！
　　我现在又有相同的感受了，和十几年前一模一样的恐惧感又来了。
甚至这家媳妇的脸，都想当然地变成了十几年前那张虚伪的脸。
　　这家的媳妇绝对非常地恨我，我十分肯定。
　　你们家老太婆又不是我害死的，我就是个看热闹的，这么恨我，犯得着吗？
　　我还在自怨自艾，那家的幺姑娘突然开口说：&ldquo;先别说了，吃饭吧。
&rdquo;　　我这时候才看见稻场上放的几张桌子上，陆陆续续端上来菜肴，看来是流水席。
我就奇怪了，他们家到底怎么了，还这么郑重，请客吃饭干吗？
　　我不敢多问，这时候屋内走出来一个老人，穿着件老式布袍，衣服还是对襟的，脚上也是布鞋，
山羊胡子已经全白，看着年纪不小，精神却好。
那老者看见我了，把我上下打量一番，冷冷地说：&ldquo;来了啊。
先吃饭。
&rdquo;随即邀请我一起上桌子。
　　我被请到桌子旁，背对着大门，面朝着山湾，紧挨着那个老者，坐了个上席的位置。
　　我见这老者年龄比这家的老汉还大得多，不知道是什么来历，农村里能坐上席的一般是贵重的客
人，或者是身份尊贵的辈分高的长辈。
我看这老者应该就是这家的什么亲戚长辈。
　　老者没有对我客套，拿起筷子就夹菜，端杯子喝酒。
坐在桌上的其他客人都纷纷劝我喝酒，给我夹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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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是淳朴好客，我好久没受到过这种待遇了。
　　我处在这么个古怪尴尬的环境，很不是滋味，就想找点话题说一说，于是小心翼翼地问老者
：&ldquo;在座的各位是不是都是这家的亲戚啊？
&rdquo;　　这只是一句很随意的问话，却跟炸雷一样，把众人都给说愣了。
大家都不吃饭了，也不说话，面色凝重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看得我内心发毛。
　　老者望了望众人，眼里闪烁着鄙视。
他回答得很简短：&ldquo;是的。
&rdquo;　　&hellip;&helli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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